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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格，聯絡一下，將明天預計與幾位企業負責人的午餐會晤，改為今天的晚餐

時間。」奧斯特對坐在前座的皇家禁衛隊少校兼私人特助交代。 

今天是他出訪東南亞的第十天，也是到菲律賓的第二天，而昨天抵達這裡，菲律

賓總統已親自接見他，雙方進行一番交談。 

今天上午，他相繼與菲律賓的外交部長和經濟部長見面，結束會談後，在返回飯

店的途中，發現此時才下午兩點左右，還有足夠空檔，因此打算調動明天的行程。 

現年二十八歲的奧斯特．提契諾．茵波．阿圖卡，是阿斯圖國的王儲。 

阿斯圖是位於阿爾卑斯山的一個獨立小國，立國不及百年，人口不到兩百萬，原

是以畜牧和農耕自給自足的小國，直到十多年前因發現礦產，為了開採寶石以改

善國家經濟，遂改變原本的鎖國政策，逐漸與周邊國家發展貿易及外交。 

他此行除了代父王到東南亞幾個新邦交國訪談，欲以投資開採礦產及寶石加工銷

售為誘因，吸引外商企業到阿斯圖採礦之外，另一方面也打算拓展阿斯圖，與友

邦建立更多交流。 

父王作風保守，結束鎖國數年，卻僅有歐洲少數國家知道阿斯圖，對世界上多數

國家而言，阿斯圖不是默默無名，便只是一個藏身在阿爾卑斯高海拔山脈的神祕

小國。 

即使尚未接掌王位，身為王儲的他已有一番積極計劃，欲將他從歐美富裕大國學

得的經商策略有效應用在國內，希望能快速提升國民生活水平，活絡國內與國際

間的經濟脈動，並借助外商的財力、人力大量投入採礦事業，亦考量發展觀光事

業，日後也將與各國協商航線規劃。 

而國內主要經濟來源的畜牧業，父王於幾年前陸續開放一些大型牧場的乳製品及

肉品出口至鄰近國家，他更擬出一套改革策略，欲將許多個別小型牧場所產的乳

品肉品統一由政府負責收購，並經手規劃內外銷通路。 

他之所以主動爭取代理父王原訂的東南亞出訪行程，一方面是因父王這陣子身體

有些不適，另一方面也為實地觀摩其他國家的農經發展，而這是他第一次到亞洲

地區。 

「奧斯特，之前每天行程滿檔，今天難得有空閒，為什麼要急著調行程？」同坐

加長禮車後座的莫里滋刻意在寬敞的座位伸個懶腰，語帶抱怨的說：「你不累，

我都累癱了。」 

他大奧斯特兩歲，是奧斯特的堂哥。 

「早一天結束行程，就能早一天返國。」奧斯特向前微彎身，從小冰箱拿出兩瓶

可口可樂，一瓶遞給堂哥，打開另一瓶，仰頭大口灌下。「這裡，超熱！」他又

灌了一大口冷飲，蹙起眉頭抱怨。 

現在已是夏末秋初，往年阿斯圖這時候差不多下雪了，然而這幾日所到國家都像

盛夏般酷熱。 

阿斯圖一年中有大半年被冰雪覆蓋，夏季短暫，且陽光並不強，在阿斯圖能看到

陽光的日子是非常令人開心的。 



原本出訪前，得知東南亞一年四季如夏，還有點期待天天看到陽光，不料這裡的

氣溫令他難以忍受。 

他，其實非常怕熱。 

儘管這幾日所到之處皆有冷氣，在車上亦然，但在進出建築物之間，仍令他飽受

暑熱之苦，且為顧及禮儀，必須穿著正式拘謹的全套西裝，令他頗為煎熬。 

「既然如此，我們搭遊艇出海，好好放鬆一下午，晚上還能在遊艇上用餐。來這

四面環海的國家，還沒機會去海上晃晃。」莫里滋笑笑地提議，接著向前座的艾

格下達指示，「艾格，立刻找一艘私人遊艇，我跟王子要出遊。」 

「對了，遊艇不用太大，隨扈除了你再找兩名，另外找一名廚師、兩名服務生即

可，我想跟王子享有私人時間，不要一堆閒雜人等跟著出海。」莫里滋進一步吩

咐。 

奧斯特聽堂哥這麼說，也只能同意。 

 

 

黃澄澄的夕陽浮在海平面上，金色光芒映照得海面上波光瀲灩。 

莫里滋與奧斯特坐在甲板上用晚餐，邊飲酒邊交談，艾格則待在船艙裡獨自用餐。 

平時他都待在王子身邊，因方才莫里滋殿下表示要跟王子在甲板上邊用餐邊欣賞

海上夕陽，把酒言歡談些私事，王子於是遣退他，他心想遊艇上的隨行人員皆是

他所挑選，且置身海上應沒什麼顧慮，便逕自回到船艙裡。 

待他用完餐，起身打算上去甲板探看王子，卻因窗外的狀況而驚愕—— 一艘快艇

無預警地從海上竄出，正急速朝他們的遊艇衝來。 

他連忙叫船長改變行駛方向，欲避開碰撞。 

忽地，「砰」一聲，船尾受到強力撞擊，船身嚴重傾斜晃動，他一時重心不穩倒

地。 

他很快站起身，卻在同時，船頭也受到強烈撞擊，這次他一手撐著牆面，穩住身

子，沒再因外力衝擊而跌倒在地。 

「王子！」他大聲喊叫，邁開大步快速奔上甲板階梯。 

艾格才爬上階梯，就看見甲板上擺的餐桌歪倒，杯盤食物四濺，而莫里滋站在甲

板旁，朝下方海面急聲叫喊——  

「奧斯特！」 

艾格驚慌衝上前，卻見那兩艘衝撞他們遊艇的快艇已從前後兩方快速駛離，在寬

闊海面上激起兩道長長的水花。 

「王子怎麼了？！」艾格心急如焚問道。 

「不清楚，剛才突來的撞擊，奧斯特因為靠坐在欄杆旁，不小心往後翻落。我看

見他掉進下方快艇，被快艇上的人挾持，在快艇要駛離的同時，他正跟他們進行

激烈的搏鬥，一度險些落海。 

「我還沒看清狀況，又一陣強力衝撞，我被撞倒在地，站起來時已不見奧斯特的

人影，不清楚他是落海逃脫或已被擄走。」莫里滋神情無比焦慮，急聲說道。 



他看著被急駛快艇激起水花的海面，又轉頭看向另一方揚長而去的船影，奧斯特

若真被擄走，又是置身在哪一艘快艘上？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莫里滋慌亂又自責，奧斯特竟在他眼前出事！ 

艾格一聽奧斯特可能落海逃脫，直接一躍而下，跳入海裡，欲尋找王子的蹤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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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東岸海域。 

晚上十點，夏千愉搭著叔叔的漁船跟著幾個人一起出海。 

現年二十六歲的她大學就讀獸醫系，擁有獸醫執照，畢業後原想去大哥開的獸醫

院幫忙，後來選擇留在自家經營的牧場，幫父母分擔工作，也照料牧場牛隻的健

康。 

夏家從事酪農業，牧場占地不算大，自種牧草，飼養二、三十頭乳牛，生產牛乳

及一些乳製品。除了自家牧場，她也替附近牧場或農民的牲畜看診，還常常救助

一些動物。 

尤其從事近海漁業的叔叔，若在海邊看到受傷或擱淺的海豚、海龜，便會通知她

前往幫忙治療，視情況就地野放回大海，或聯絡相關單位做後續安排。 

她今晚之所以跟著叔叔的漁船出海，是為了親自將一隻二度擱淺的小海豚放回海

中。 

先前曾放過一次，不多久又看到同一隻小海豚在相同地點擱淺，因此要帶到稍微

深一些的海域放生，避免牠又一次游回淺灘而受困。 

她拜託叔叔跟船上幾名工人幫忙，前一刻已順利將小海豚放生，接著漁船便駛向

更深的海域，準備進行捕魚作業。 

不多久，有人欲將拋下的漁網拉起，喊道：「怎麼這麼重？該不會第一網就大豐

收了？」 

「快，使力點，拉上來！」夏叔叔不禁興奮的吆喝其他人幫忙。 

「要不要我幫忙？」一旁的夏千愉欲出手幫忙。 

「這種要出力的活，我們幾個大叔來就綽綽有餘，妳要幫忙，一會把漁獲分類丟

冰櫃就好。」夏叔叔說道，跟著兩名年過五旬的工人繼續賣力拉扯漁網。 

「等等，那是什麼？黑嘛嘛的。」阿發叔疑問。朝下看去，漁網裡一片黑影。 

「該不會網到沒用的垃圾吧？」阿旺叔也覺納悶。 

雖說海面上漆黑一片，但就著漁船上的照明，已半拉上來的漁網完全看不到活繃

亂跳的魚群。 

「不管是什麼，還是要先撈上來，是垃圾就帶回去丟。」夏叔叔指示。 

三人合力將沉重的漁網拉上甲板。 

「靠夭，這是—— 」阿發叔一見拉上來的漁網網住的東西，大吃一驚，不由得飆

粗話。 

「夭壽，哪欸撈到這個，晦氣！」阿旺叔看清那東西，也驚嚇地往後退一步。 

「這個……怎麼辦？要報警嗎？」夏叔叔面露驚恐。他捕魚大半輩子，還沒捕過

這個，一時不知該如何處理。 



「報警，那不是要把『它』載回去？我不要，那多晦氣，等一下說不定還被牽連，

趕快丟回海裡，當做沒看見。」阿旺叔緊張的說道。 

「對對，就當是垃圾，快丟回海裡，當做沒看見，不然會招來麻煩跟惡運。」阿

發叔也心惶惶地附和。 

一聽會招來麻煩跟惡運，夏叔叔猶豫了，不禁也想將「它」拋回海裡，以免惹禍

上身。 

「千愉！妳在幹什麼？！」突然看見姪女竟蹲下來檢視、碰觸那東西，教他驚駭

不已。 

「快離那屍體遠一點，妳不害怕嗎？」阿發叔和阿旺叔同時叫嚷，不知要佩服她

膽子大還是沒神經。 

「這不是屍體，他沒死。」夏千愉一臉平靜的說道。 

原來幾個男人剛才以為從海上撈起一具浮屍，而且又在半夜三更的，更覺驚悚。 

「沒死？」三個人愣問。 

「沒死。我摸他還有心跳跟呼吸，可能只是昏迷。幫我把他從漁網裡拉出來，我

替他做進一步檢查。」夏千愉要求著。雖是獸醫，她將對方當是大型動物看診。 

一聽她研判人沒死，三個男人才敢靠近，將被漁網纏繞住的高大男人拉出來。 

「小心點，他身上有傷。」夏千愉乍看他的額頭有撞傷痕跡，雖還不清楚有無其

他傷處，但當右手臂被拉起時，她發現昏迷的他眉心蹙攏了一下。 

「先生、先生？」看見他神情有了變化，蹲跪在他身前的夏千愉忙試著叫喚，並

小心翼翼摸著他的右手臂，從手腕前臂直摸到被袖口遮覆的上臂，觸診下明顯摸

到他右上臂有骨折現象。 

傷處被碰觸，他因疼痛又下意識蹙攏眉心。 

「先生？」夏千愉再度叫喚，一隻手輕拍他冰涼的臉龐。 

男人又蹙攏眉心，這才微微張開眼眸。 

她瞅著他一雙琥珀色的瞳眸，怔了下。 

「Help……」男人沒血色的唇瓣微掀，氣若游絲的輕吐出一個字。 

他試著要看清眼前陌生年輕女性的臉容，無奈焦距渙散，唇瓣輕嚅，難以再發出

聲音而閉上眼昏迷。 

夏千愉見狀，將手摸上他胸口，探他的心跳頻率，接著又以食指探他的鼻息，再

掀開他的眼皮檢視。 

「死了？」三個男人圍觀著，一見這外國人雙眼再度閉闔，不由得又是一陣驚嚇。 

「快，把他丟進海裡，跟我們沒關係。」有人嚷道，就怕牽扯上什麼謀殺案。 

「他沒死，只是昏過去。他在海裡太久，有失溫現象，幫我把他抬到裡面，拿毛

毯衣物讓他保暖，要趕緊送他去醫院治療。」夏千愉再度說道。 

「妳要救他？他來路不明，可能是偷渡客，也可能是被黑道追殺推下海的。」夏

叔叔第一個不贊同，怕單純的姪女捲入複雜事件。 

「看他的穿著不像偷渡客或黑道，比較可能是意外落海的遊客。」夏千愉在細看

對方後做此揣測。 



這男人身材高䠷，體格很不錯，一頭微長黑髮，五官深邃，頗像東西方混血兒。 

他衣著休閒，但衣褲、鞋襪皆是歐洲名牌，還有他左手腕戴的錶，雖已故障，卻

是支昂貴名錶。 

她對名牌沒特別推崇，但一些知名品牌還是能認出來，這全因好友對名牌很熟

悉，常對她介紹的緣故。 

她替他做初步觸診時，除確認右上臂骨折外，也將他仔細端詳一番。因此，她不

認為他是可疑人物，直覺認定很可能是搭遊艇或從事海上活動而意外落海的遊

客。 

她面對任何受傷動物都殷勤救助了，何況是遇到受傷的人。 

於是她拜託叔叔儘快返回岸上，帶這陌生男子去醫院治療。 

原本夏叔叔等人還猶疑不定，考慮打電話通知海巡署，把人丟給他們處理就好，

卻因她堅持親自送醫，最後只能順從她的要求。 

而躺在甲板上昏迷中的人，一隻手指輕微動了下。 

失去意識之際，他隱隱聽到她用他聽得懂的另一種語言，向旁人表達執意救他的

決心。 

 

 

 

當漁船快抵達漁港時，夏千愉對叔叔說道：「叔叔，再五分鐘我就打電話叫救護

車，一會到港口，救護車應該也來了，我陪他去醫院，你們就能開離漁港，繼續

去捕魚。」 

因他們今晚出海尚無收穫，而叔叔每每晚上出海都要到凌晨四、五點才返回，這

時間他們還能再出海一趟。 

「就妳送這個阿多仔去醫院？不行，那多危險。」夏叔叔雖不想多事，卻也無法

同意由姪女一人負責。 

姪女單純善良，身為獸醫的她救助動物不遺餘力，但眼前這男人可不是一隻海豚

或一匹馬，她怎能單獨攬下救他的任務。 

「不然這樣，妳打電話給千昶，請他來處理，這樣我才能放心。」夏叔叔建議道。 

「喔，好。」夏千愉於是撥電話給開獸醫院的大哥。 

這時間雖晚，但夏千昶就住在獸醫院二樓，一有緊急患者上門，他就是睡覺也會

爬起來看診。 

「千愉，怎麼這時間打來？發生什麼事了嗎？」接近凌晨一點接到妹妹來電，夏

千昶不免有些擔心。 

「嗯，那個……我今晚跟叔叔的漁船出海，到外海去放生一隻小海豚，之後叔叔

們捕獲落海受傷的大型動物，你可以到海邊來幫我嗎？」夏千愉不好跟大哥明說

是捕到人，怕大哥會要她通知警察或海巡署處理，這才撒了個小謊。 

不過，她也不算撒謊，人本來就是大型動物。 

「大哥，你可以盡快趕來漁港嗎？我們不久就靠岸，叔叔他們還要再出海捕魚。」



她催促大哥立時出發，從大哥的獸醫院到漁港，晚上開車僅約十分鐘車程，她希

望等一會叫的救護車能在大哥到時才抵達。 

「我現在就出門。」一聽到妹妹的要求，還沒休息的夏千昶拿起車鑰匙便匆匆出

門。 

 

 

「這是……受傷的大型動物？」當夏千昶驅車趕來漁港，看到漁船上躺的陌生男

人，驚愕的說。 

他原以為妹妹匆匆叫他半夜來幫忙，是捕到受傷海豚或小漁船能載運的幼鯨，怎

麼也沒想到竟是一個大男人！ 

「人是大型動物沒錯呀！」夏千愉笑咪咪的強調。「我在船上替他初步檢查過，

他右上臂骨折，額頭有擦傷，沒有其他明顯外傷，呼吸脈膊都還算平穩，但還是

要再去醫院做進一步治療檢查。」 

「妳報警了嗎？」夏千昶一臉嚴謹的問道。 

「我也告訴千愉要報警，給警察處理就好，她卻堅持要先送他就醫。」夏叔叔說

道。 

這時，救護車的聲音由遠而近，很快便到達漁港處。 

「大哥，先陪我帶他去醫院，報警什麼的總得等人清醒，問清來歷才好處理，否

則現在找警察一問三不知，也沒有意義。」夏千愉一臉認真的考量著。 

夏千昶聽了也只能同意，隨即在醫護人員的協助下，將昏迷的男人送上救護車，

他則開車載著妹妹，尾隨救護車前往醫院。 

到院後，醫師先替患者做頭部Ｘ光檢查，因他額頭有擦傷，她擔心可能有頭部外

傷，也向醫師告知他右手臂骨折，且有失溫現象。 

醫師做了一番檢查後，替他吊點滴，補充電解質和葡萄糖，骨折處先用夾板固定

包紮，待患者清醒恢復體力，再安排做手術。 

夏千昶要帶妹妹回家，她竟不肯，表示要留在急診室，直到他醒來。 

「為什麼？難不成……妳對他一見鍾情？」妹妹的行徑顯得異常。她想救對方，

他能理解，但在送對方就醫治療後卻還堅持陪伴，他就無法理解了，隨口問道。 

夏千愉先是搖搖頭，隨即又點點頭。 

夏千昶一臉驚愕，不由得又轉頭，再次仔細打量躺在病床上的混血男人。 

不可諱言，這男人有著俊帥的長相和好身材，但妹妹會因對方的外貌而一見鍾

情？不太可能。 

妹妹雖沒真正談過戀愛，卻也不會因外表就輕易心動，更何況她從小接觸的兩個

異性—— 他及弟弟，外型都很出色，妹妹早已看慣長相英俊的男人，沒道理會輕

易被迷惑。 

「大哥，他的眼睛很像奧奧。」夏千愉忽地陷入回憶中。 

「什麼？」聽到這說詞，夏千昶更納悶不解。 

「在船上時，昏迷的他曾一度張開眼，他的眼睛是很漂亮的琥珀色，雖然僅短暫



注視，但他流露出求助的徬徨眼神，像極了當年生病的奧奧。」她回想著，不禁

面露一抹感傷。 

「千愉，奧奧是一隻狗，而他是貨真價實的大男人。」聽到妹妹的比喻，夏千昶

有些無力。 

奧奧是一隻邊境牧羊犬，從小就陪伴著妹妹，卻在十歲時發現罹患癌症，且已是

末期，不忍牠在最後階段飽受痛苦折磨，他跟家人都決定讓牠安樂死。 

那時十二歲的妹妹非常反對這個決定，揚言要獨自保護奧奧，但最後也因無法看

著牠接受沒有療效的治療，痛苦的連進食喝水都不能，才不得不淚漣漣的同意放

手，讓牠安樂死，不再有痛苦地離開。 

「奧奧不只是狗，牠是我最要好、最重要的朋友，也是我的家人。」夏千愉強調。 

即使事隔十多年，她仍對陪伴童年的摯愛忠犬難以忘懷，每每想到仍會不捨與遺

憾。 

雖然家裡後來還有再養狗，她也視如朋友家人般疼愛，卻仍無法取代奧奧在她心

中的地位。 

她因他的瞳孔顏色與奧奧一樣，因他與奧奧一個相仿的眼神而執意救他，且還要

陪伴他，直到他醒來。 

年少時無法拯救心愛的奧奧，她心裡存著遺憾，這才不由得對陌生的他生出一份

特別的關懷。 

夏千昶對妹妹單純地把對方視為奧奧的化身有些沒轍，卻也不想在這時刻跟她爭

辯什麼，選擇陪著她一起看顧陌生男子。 

 

 

清晨，男人眼皮輕顫，微微顰起眉心，接著緩緩張開沉重的眼皮，有些模糊的視

線盯著天花板怔忡半晌。 

他轉頭，納悶自己置身陌生環境，一張張並列的窄床躺著瘦骨嶙峋的老人，他身

下所躺亦是狹窄簡陋的床，且手上還吊著點滴。 

這裡是……醫院？ 

他怎麼會在這種看似難民營的簡陋醫院？ 

他困惑地皺起眉頭，才要思考，腦中倏地嗡嗡作響，一堆有如碎片的畫面掠過。 

他閉上眼，感覺腦袋沉重且抽疼著。 

他，是誰？ 

他不僅無法理解為什麼會置身這裡，竟也想不起自己是誰。 

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猛地張眼，不由得一陣驚駭，對所處環境心生一抹畏懼，欲撐起身體，可傳來

的劇痛令他咬牙，這才看見右上臂被紗布包紮，以夾板固定。 

他的手臂骨折了，卻還沒接受適當治療，只是被簡單固定而已，稍一動作便吃痛

不已。 

他改以左手肘撐起上身，低頭想以嘴咬掉左手背上的點滴針頭。 



他對這裡感到嫌惡，忍不住想先離開。 

「嘿，別亂動！點滴還沒打完。」在病床另一側椅子上睡著的夏千愉聽到細微騷

動，不禁張開眼。一見床上男人的動作，她緊張喊道，站起身便捉住他手臂，欲

制止他拔針。 

「別碰我！」一被陌生女子拉住手臂，男人直覺便升起一抹惱意，以英文警告，

揮開被她握住的手臂，不准她碰觸他。 

「妳是誰？這裡是什麼地方？」他擰眉帶惱的神色有抹驚惶，悶聲質問。 

「你不用害怕，這是醫院的急診室，昨天半夜我叔叔的漁船從海上把你救起，因

你昏迷又有失溫現象，才趕緊將你送醫治療。你右手臂骨折，等你清醒後，醫師

會安排替你動手術。」她以英文柔聲解釋，直瞅著他的琥珀色瞳眸。 

男人一聽，降低了一點警戒心，但對她的話仍半信半疑。 

他腦中浮現一個模糊的畫面—— 昨晚被救起時，他一度張眼，矇矓中看見一張有

些焦急的臉容，那是她嗎？ 

他於是盯著她打量，未施脂粉的她長相清麗，一頭黑長髮束著馬尾，有一雙墨黑

瑩亮的漂亮瞳眸。 

她個頭約一百六十公分，穿著輕便，短袖Ｔ恤、牛仔褲，看起來頗年輕，不過他

還不太會判斷東方女性的年齡。 

他直視她的瞳眸半晌，見她沒閃避他的視線，坦然與他對視，便對她又降低一分

警戒。 

「我是誰？」他眉頭一攏，這才緩緩問出另一個問題。 

夏千愉聽了不禁一陣錯愕。他怎麼問起她來了？ 

他之所以心生驚惶與警戒，是因他竟想不起自己是誰，為什麼會置身在這裡？ 

「那是我想問你的問題欸！你是誰？為什麼會落海？是來臺灣玩的遊客嗎？」夏

千愉吶吶地反問他數個問題。 

因救他的地點是臺灣東岸海域，離公海還頗有距離，她才直覺以為他可能是在東

岸從事水上活動發生意外，飄流到離岸稍遠的地方。 

他再度瞅著她，神情迷惘，腦袋一片空白，只能喃喃的道：「我不知道……我沒

記憶……」 

「他失憶了？」一旁的夏千昶開口揣測。 

前一刻當妹妹醒來，他也醒了，靜默聽著妹妹與陌生男人對話半晌，這才面露一

抹困擾。 

原以為等對方清醒，問清來歷，他就能帶妹妹離開，沒料到妹妹現下更走不開了。 

第 2章 

「腦部Ｘ光片、超音波及腦部斷層掃描都沒異狀。」身為這醫院的神經外科醫師，

且對神經內科也很有研究的夏千勝，看完患者各方面的檢查報告後淡然說道。 

前一刻他才離開手術房，回到辦公室換衣服準備回家休息，又被叫去替一名急診

患者做檢查，而看到妹妹及大哥出現在陌生患者身旁，令他頗為驚愕。 

聽了妹妹告知的救人事件緣由，他不免腹誹。 



妹妹熱心拯救各類動物，他都沒異議，但這次卻救了個陌生男人，還替對方擔心

焦慮，他心裡便覺得有些不舒坦。 

「二哥，真的沒問題嗎？昨晚送他到急診時，急診室醫師有替他照過腦部Ｘ光，

也說沒有頭部外傷，但他醒來卻失憶了。」夏千愉擔心問道。 

夏千勝盯著躺在病床上的混血男人，男人琥珀色的眼瞳瞅著他，流露一抹傲氣，

令他心生惱怒。 

他伸手扣住對方下巴，將對方的臉扳著往左往右檢視，居高臨下睥睨他。「真的

不記得自己是誰？」他用英文冷冷盤問。 

男人眉心一攏，眼神帶惱瞠視他，對他無禮與冷傲的態度非常惱火。 

「別碰我！」男人從齒縫間蹦出警告。 

若非念在對方是醫師的身分，他很想直接揚手，用力揮開對方刻意箝制自己下巴

的無禮舉動。 

眼前這醫師的行徑，比先前拉扯自己手臂的女孩更令他難以容忍。 

「如果真的失憶，要改找神經內科或身心科來診斷。」夏千勝收回手臂，轉而看

向妹妹淡淡說道。 

方才，他是有些刻意，想試探這陌生男人的反應。 

對方的反應，令他感覺像頭負傷的高傲野獸，而非凡夫俗子。 

「不管是真失憶還是假失憶，都直接報警，交給警方處理。」一身白袍、外表英

俊斯文的夏千勝，一雙眼卻顯得冷漠。 

他可不認為這男人的眼神如妹妹所言，像奧奧那般徬徨無助、楚楚可憐。 

不若成天到晚只跟動物接觸的大哥和妹妹那般想法單純、一味熱心腸，他看過的

人形形色色，這個男人絕非泛泛之輩，不能不多一分提防。 

「二哥，還是先安排讓他接受骨折手術，住院兩日，觀察看看，說不定他就恢復

記憶了。等他恢復記憶，也許就不用報警，現在這狀況，報警也沒有頭緒呀！」

夏千愉溫言建議，還是認為直接把人交給警方不妥。 

因他失憶，她更是放心不下，不由得又將他視為奧奧看待，想要關懷他、幫助他。 

「要安排手術去找骨科醫師，我先回去了。大哥，你一會也帶千愉回家。」夏千

勝對大哥交代，便離開急診室。 

夏千愉忙追著二哥身後而去，「二哥，你今天心情不好？」她擔心探問，感覺二

哥有些不對勁。 

二哥怎麼對一個失憶的病人態度不佳且顯得很冷淡？ 

雖說二哥個性原就冷淡高傲，但也不至於會對一個病人刻意端架子。 

「昨晚動一場腦部緊急手術到清晨才結束，才離開手術房不久又被叫來急診室支

援，妳覺得我心情會很好？」夏千勝有些無奈地撇撇嘴。 

他可是神經外科主治醫師，曾經是大醫院的名醫，如今在這人手不足的鄉下地區

小醫院，只能被當住院醫師看待，不僅得輪值大夜班，還常要到急診室支援。 

「二哥其實可以再回臺北的。」見二哥這麼辛苦，且待在這裡大材小用，她有些

不忍。 



她二哥醫術非常優秀，曾在臺北的大醫院任職，後來因一些狀況令他心煩，放棄

大好前途，自願回到鄉下老家，屈就在這間小醫院。 

「再怎麼樣，這裡還是比以前過得舒坦。」抱怨歸抱怨，夏千勝完全沒返回大醫

院的打算。 

這間醫院也不是每天都人滿為患，需要不眠不休工作的狀況不是那麼密集，且病

人還滿好應付的，他逃離臺北的大醫院是有其他的理由。 

「那個男人的事妳別多管。妳救了他，送他就醫已仁至義盡，別給自己惹來不必

要的麻煩。」夏千勝不由得對心軟善良的妹妹再次叮嚀，要她通知警方處理。 

夏千愉有些敷衍地應了一聲，接著便轉回急診室病床區。 

 

 

「這是怎麼一回事？」夏千勝踏入四人病房，見到眼前的畫面，神情惱怒地皺眉。 

妹妹竟坐在病床旁，在餵食動過骨折手術的那名陌生男人！ 

他今天來上班，得知妹妹來醫院，沒想到竟是來探望這個男人，不敢相信妹妹不

僅沒報警處理，還親自服侍對方！ 

「二哥，你來巡房？」夏千愉對進病房的二哥微微一笑。雖說這陌生男人的主治

醫師不是二哥，不過這間病房還有其他患者。 

「不是，來看妳。」夏千勝悶聲說道。 

他走近病床，看一眼坐在床上接受妹妹餵食的男人。 

「怎麼？用左手不能吃？要不要護士幫你裝鼻胃管？」夏千勝雙手插在白袍口

袋，冷眼嘲諷。 

他在過來的路上，已先從護理站聽到幾個護士談論的八卦，說這個俊帥的混血男

人個性孤傲、脾氣古怪。 

他動完手術後被安排住進這間四人病房，不但對環境非常不滿，甚至對護士送上

的住院餐不屑一顧。 

負責看護他的護士又說，那之後不久，夏千愉便到病房探視他，好言好語勸說他

進食。 

他於是匆匆過來探看，就見這男人坐在病床上一副大老爺姿態，接受妹妹一口一

口餵食，臉上不僅沒有感謝之意，還抱怨食物難吃，令他不禁大為光火。 

男人聽見他的嘲諷，抿著嘴，拒絕夏千愉餵來的食物。 

「二哥，你幹麼這麼說，他好不容易才願意吃飯。」夏千愉轉頭對二哥抱怨。 

二哥是跟對方有仇喔？怎麼一見面就刻意毒舌刺激對方。 

「你就算失憶，會連怎麼吃飯也忘了？」夏千勝沒理會妹妹的抗議，仍用英文對

悶不吭聲的男人諷道。「你記住，千愉是你的救命恩人，不是你的僕人，更不是

這裡的護士，沒理由要服侍你。」他對病床上的男人告誡完，轉頭看妹妹。「妳

回去吧。我會報警讓警方來接手。」 

「二哥，你別這麼不近人情好嗎？」夏千愉這下真的生氣了。「是我主動要照顧

他的，只是餵他吃個飯又沒什麼，就算你報警，在他還沒恢復記憶前，我還是要



照顧他，陪著他。」她態度堅決。 

床上的男人望著一再偏袒自己，對他這陌生人格外親切的她，心口怔忡。 

他確實對這裡的環境很不滿，雖沒先前待在急診室病床時那麼狹隘簡陋，人聲鼎

沸，但這裡的病房也很糟，不時就聽到只以布簾相隔的病床上傳來老人的咳嗽或

唉哼聲，而護士送來的食物也令他感覺像餿食，難以下嚥。 

即使失憶，他卻覺得自己不該受到這種對待。 

他似乎該是被人奉承，被人侍候的，該享有更完善的醫療照護才是。 

後來救了他的女孩來探望他，擔憂他太長時間未進食，會沒體力復原，柔聲勸著

他吃飯，甚至拿起碗、湯匙，將食物舀到他嘴邊。 

他望著她焦慮的神情，純淨黑眸流露真誠關懷，令他心頭一動，這才願意張嘴，

吞下難吃的食物。 

「唉呀，原來這是夏醫蘇的妹妹啊！」旁邊的布簾被拉開，隔壁床的患者好奇探

問。 

另外兩床可下床走動的年老患者也圍過來觀望。 

前一刻，聽到夏醫師對同房的外國人說英語，他們完全聽不懂，又聽他跟自己妹

妹似乎有些爭執，雖說是國語，但對習慣用臺語交談的老人家來說，只是一知半

解，便逕自做出一番揣想。 

「年輕人呷意就好，夏醫蘇不用那麼反對啦！」隔壁床的阿公先說道。 

「嘿啦！現在異國戀沒什麼，我看這阿多仔也生得一表人才，夏醫蘇的妹妹有眼

光啦！」旁邊的阿婆跟著附和，對著病床上年輕俊帥、體格強健的阿多仔品頭論

足。 

另一個阿婆轉而對夏千愉溫言勸說：「年輕人談談戀愛沒關係，如果要結婚，就

要跟長輩好好商量，不能兩個人一起私奔。」因方才聽到夏醫師說什麼要報警，

她不禁勸道。 

幾個老人家拼湊著他們的談話，聯想到的劇碼都相仿，猜想這兩個年輕人一定是

因戀情被反對，要一起私奔，結果男方受傷住院，女方來醫院照顧他，女方兄長

跑來向男方嗆聲，揚言要報警處理。 

他們對穿白袍的夏醫師其實不熟，也因他個性有些冷漠，不苟言笑，幾乎不曾與

他攀談過，如今是因他反對妹妹戀情，這才雞婆的想勸說。 

夏千勝聽著病房裡三個年長者你一言、我一語的說著，神情愣怔。 

他們……究竟在說什麼故事？ 

夏千愉也對老人家推敲的芭樂劇感到尷尬困窘，才想澄清，腦中突然閃過一個念

頭，想藉此緩和二哥急於報警處理的決定。 

床上的男人聽著幾個老人家嘰嘰喳喳，一臉狀況外。 

他雖聽得懂中文，卻非能完全聽懂，何況他們說的好像是另一種語言？ 

「阿公，阿嬤，您們是不是也覺得我二哥太無情？就算要報警，也要等人出院再

處理，是不是？」夏千愉裝可憐，尋求旁人幫忙。 

「夏醫蘇，就算對方有什麼不應該，現在人都受傷住院了，就不要計較那麼多，



真要算帳，也等出院再說嘛！」三個長輩異口同聲勸說。 

夏千勝不由得皺眉。 

現在是怎樣？妹妹竟為個陌生人聯合外人排擠他？ 

他內心一陣悶，也對床上那男人更生惱意。 

「他很快就會出院。」他冷然說道，轉出病房，前往外科門診。 

 

 

「為什麼這男人會在我們家？！」夏千勝一臉震驚。 

他昨晚在醫院值大夜班，因今天下午有門診，早上便沒返家，直接留在醫院辦公

室小睡幾小時，之後看完下午門診，又整理一些病歷，才在晚餐時間驅車返家。 

未料走進飯廳，就看到非常突兀的景象—— 那陌生男人竟坐在他家的餐桌旁，準

備跟大家一起用餐！ 

才短短幾日，怎麼局面變得如此失控？ 

前兩日他在病房看見妹妹餵食對方，原打定主意要報警，之後因妹妹再三央求，

只能不了了之，心想最慢等對方出院，若仍想不起自己的來歷，他便要通知警方

來處理，怎麼也沒想到，妹妹會在沒知會他的情況下把人帶回來！ 

他這兩日雖沒再過問這件事，卻有交代大哥要特別注意，別讓妹妹繼續把麻煩往

自己身上攬。 

「本來阿奧還需住院一兩日，但他真的不喜歡那裡的空間跟食物，主治醫師說他

手臂已打鋼釘，要回家休養也可以，便提早讓他出院。」夏千愉對神情惱怒的二

哥說道。 

她之所以沒先告訴二哥，就是怕二哥會阻止。 

上午請大哥幫忙安排他的去處時，大哥開玩笑說牧場缺工人，讓他來牧場幫忙，

她認為這方法可行，就向父母要求，他們也同意了。 

「千愉天真就算了，怎麼連爸媽都隨便收留來路不明的人？」夏千勝瞪著那就坐

在妹妹旁邊的男人，非常排斥。 

「本來看見千愉帶他回來，我也很訝異。」夏母委婉說道。 

上午女兒竟帶個右手臂懸吊三角巾，身材高䠷健壯、長相英俊的黑髮褐眼外國

人，拜託他們暫時收留，在他恢復記憶前，先留在牧場當臨時工。 

她原本不贊同，丈夫卻先被女兒說服，對失憶又受傷的外國人心生同情，認為這

裡有工人睡的空房間，不過是多一雙筷子，就當做善事。 

丈夫表示等對方手能活動時，若仍未想起記憶，憑他的「漢草」還能幫忙做點牧

場粗工，也說不定不久就有人來尋找他的消息了。 

「千勝，你沒必要反應這麼大。」今晚也回家吃飯的夏千昶神情淡定的說。 

原本妹妹把他的玩笑話當真，要把對方帶回家收留照顧時，他也頗不認同，後來

想想事情並沒那麼嚴重，何不簡單視之。 

「是我反應大還是你們粗神經，跟著千愉天真無邪？」大哥的勸說令夏千勝更加

惱火，彷彿就他一個人冷血無情，而他們收留來路不明的人才是對的。 



妹妹要撿動物回家照顧，就是一頭老虎他也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可以提

供協助，但對象是一個身強體壯的大男人，他說什麼也不能同意。 

「對千愉而言，阿奧就像奧奧的化身，她無法放任不管。」夏千昶有些莫可奈何

地輕聳肩。 

「阿奧？」夏千勝一臉狐疑的看向始終不發一語的男人。 

「阿奧是我替他取的暱稱。在他想起自己的名字前，就用這個稱呼。」夏千愉笑

咪咪說道。「而且，阿奧其實會說一些中文，也能聽懂不少中文。」得知他對中

文並非全然陌生，她感到很開心。 

每次對視他那雙琥珀色瞳眸，她都覺得似乎透過他的眼瞳看見心愛的奧奧，此時

她對他的感覺不是心動，而是將對逝去寵物的情感寄託在他身上。 

「千勝，先坐下來吃飯。我知道你是擔心千愉的安危，但我看阿奧應該也不是什

麼暴戾的人，何況他是住主屋後面的房間，白天時，我會帶著他認識牧場環境，

要他加減幫忙。」夏父出聲緩和二兒子的火氣。 

夏千勝於是選擇在那男人對面落坐。 

「你現在叫『阿奧』？」得知對方能聽懂中文，夏千勝索性對他說中文，也為讓

旁人聽懂，使他的處境更窘迫。 

「千愉對你好，只是把你當成她養過的奧奧，本來我認為你跟聰明聽話溫馴的奧

奧根本不像，但仔細看，你一頭半長黑髮，皮膚像白種人般白皙，加上褐色眼瞳，

跟黑白長毛、褐眼的奧奧還真有幾分相似。」夏千勝故意惡言嘲諷。 

他之所以對這男人愈來愈心生敵意，除了是對不像平凡人的他有一絲防心外，更

因他無法接受最疼愛的妹妹竟一再袒護對方，甚至還跟他這個二哥生氣。 

他擔心單純的妹妹惹來麻煩，也因為妹妹對個陌生男人太好而感到吃味。 

「阿奧先生，既然來我們家，就要學奧奧，忠心看門。」看到對面男人一雙褐眸

怒瞠他，一雙手緊握成拳，他更火上加油。 

「啪！」一聲，男人倏地站起身，左手用力拍打桌面。若非不得已寄人籬下，他

肯定不會善罷干休。 

「阿奧！」夏千愉見他轉身，朝後門大步離去，連忙追了過去。 

「爸不是說他沒有暴戾之氣，怎麼膽敢拍打我們家餐桌？」夏千勝拿起碗筷，口

氣涼涼的說道。 

「你說那些話，誰聽了都會發火。」夏父有些莫可奈何，奇怪二兒子對阿奧怎麼

會這麼不友善，說話如此難聽。 

「千勝這是在嫉妒。」夏千昶夾起飯菜，揚唇淡笑道。 

夏千勝瞪了大哥一眼。他對阿奧有敵意，並非僅因那個緣故。 

「嫉妒什麼？」夏母愣問。二兒子外表俊秀，又是神經外科醫師，他怎麼會嫉妒

個失憶的外國人？ 

「別聽大哥瞎說。那男人你們還是多注意點，不能在我們家留太久。」夏千勝悶

聲說道，低頭有些食不知味地咀嚼飯菜。 

如果可以，他希望儘快解決掉這個麻煩，但顯然妹妹對那男人有著莫名執著，堅



持失憶的他像奧奧，不能棄之不顧。 

 

 

「阿奧！」夏千愉追著他身後步出門，轉往左邊與主屋後方相鄰的加蓋平房。 

這處僅六坪大的房間附有廁所及淋浴間，是留給工人在特別忙碌期間暫時居住的

地方。 

上午她帶他回家，便先向他介紹這裡的環境，他當下雖皺眉嫌棄房間狹小又簡

陋，卻也沒反對入住。 

「如果你不想叫阿奧，我可以另外替你想個名字。」見他氣惱的進房後便要關門，

她忙擋在房門口，低聲說道。「二哥的話你別太介意，他那個人就是嘴巴毒了些，

不是真的沒有同情心。你儘管安心在這裡住下，好嗎？」她語帶央求。 

他轉頭看她，即使失憶，他也無法容忍被人如此惡意嘲諷，忍無可忍之下確實想

離開，但訝異她低聲下氣地求他留下，令他原本滿滿的怒火忽地消散大半。 

「如果你生氣，我就不叫你阿奧了。」她抬眼看他，溫言解釋道：「我說你眼睛

像奧奧，絕不是要汙辱你，奧奧是我最重視的好朋友，重要的家人。」 

她再三強調，不免有些自責，若不是她替他取「阿奧」這個名字，他也不會被二

哥取笑。 

「妳叫沒關係。」他緊繃著臉容，緊抿的唇瓣輕掀，對她沉聲說道。 

原本，聽她說他的眼睛像她曾養過的狗，她便直接把他喚做「阿奧」時，當下有

股惱意，認為受辱，卻見她一雙黑眸單純的望著他，粉唇彎起甜甜笑靨，臉上半

點沒有瞧不起他的意味。 

見他沒回應，她柔聲問道：「可以嗎？就叫你阿奧？」 

他發覺自己竟無法搖頭說不，反而輕應一聲，接受她給的暱稱。 

方才他會惱火，完全是因她二哥的惡意嘲諷，跟她完全無關，他對她其實是心存

感激的。 

她不僅救了他，這幾日也對他特別關照，他會接受她的幫助，除了沒有其他援助

外，也是被她身上純淨的氣息所吸引。 

「如果你不介意，那我還是叫你阿奧？」見他臉色不若前一刻那麼難看，她輕聲

探問。 

「嗯。」他點頭，順從她的意願。 

「那我們去吃飯好不好？你要是不方便用左手吃，我可以再餵你。」她笑笑道，

毫不介意替他服務。 

原本因受氣沒半點胃口的他，因她柔聲央求，這才勉為其難的隨她返回主屋的飯

廳。 

夏千勝看了返回餐桌的他一眼，沒再說什麼，低頭繼續吃晚餐。 

可一聽妹妹開口問需不需要餵他吃飯，夏千勝再度抬頭，眼神不悅地瞅著坐在對

面的他。 

阿奧也冷著眼與他視線相對，接著對一旁的夏千愉表示不需要，他可以用左手拿



叉子自行吃飯。 

夏千勝這才沒再發射不滿眼神，而夏父夏母和夏千昶為緩和餐桌氣氛便閒聊起

來。 

「阿奧，你一定餓了吧？多吃點，我媽煮的飯菜都很可口，絕對比醫院的伙食好。」

夏千愉笑咪咪，殷勤地夾菜往他碗裡堆。 

夏千勝見狀，再度繃起俊容。 

他雖暫時沒再強烈驅趕這男人離開，卻仍暗暗觀察對方的神情反應。最好他不是

裝失憶，心存什麼不軌意圖。 

 

 

晚餐後，阿奧返回後面的小房間。 

他坐在一張堅硬的木板床沿，再度環顧這處空間狹小且簡陋的房間，眉頭輕攏。 

這裡只有一扇小窗，左邊靠牆處放著兩張單人舊木板床，另一方則擺著掉漆的桌

子和一個舊衣櫃。 

即使對這處暫時居住的地方很有異議，但至少比住院舒坦些，他只能選擇屈就。 

雖然沒記憶，他卻能隱約感覺自己原本的生活應該很富裕，才會對住的環境及飲

食很有意見。 

今晚的晚餐，雖比前幾日在醫院的伙食好太多，但或許是他的嘴被養刁了，仍吃

不慣。 

若非一旁的夏千愉一再殷勤佈菜，他不好意思拒絕她的好意，勉強多吃一些，否

則那些食物他依舊沒多大胃口。 

他，究竟是誰？ 

原以為只是短暫失憶，這幾日他不斷苦思，卻仍想不出任何記憶，就連名字都記

不起來。 

「喂，阿奧！」夏千愉踏進房間，見他坐在床沿，低頭看著手心發呆。她叫他兩

聲，他才回過神，抬頭看她。「我替你準備了盥洗用具，還有簡單的換洗衣服，

你先前住院都穿病人服，今天辦出院，忘了該替你買幾件衣服，你跟我大哥身材

相仿，我先跟他借衣服讓你穿。」她仔細說道。 

雖然二哥身高也與他差不多，都直逼一百八十五，但二哥絕不可能借衣服給他，

幸好今晚大哥有回家吃飯，她才能去他房間借衣服，否則就只能向身高不到一百

七十且有啤酒肚的老爸借衣服，那他穿起來應該會有點冏。 

「明天有空的話，我去替你買幾套換洗衣褲。」她笑笑道。 

他看著她的笑顏，認為應該開口道謝，話到喉嚨卻堵住了。 

「……謝謝妳。」半晌，他才向她吐出謝意。彷彿過去不曾向人道謝，簡單一句

話他說得有點卡。 

而這也是他在被她救起，受到她一再幫助後，直到此刻才正式向她表達一句謝

意，想想似乎有點不應該。 

「沒什麼。」聽到他的道謝，她有些意外，卻只是笑咪咪相應。「你放寬心住下



來，不用給自己太多壓力，拚命回想記憶，也許心情舒坦幾日，就能自然恢復。」 

因進門時看見他低頭發呆，猜想他又試圖要回憶，她於是溫言開導，希望他先放

鬆心情，不用急於對自己施加壓力。 

「我二哥說的話，你真的不要放心上，我爸媽同意你留在這裡，就沒什麼問題。」

她再度強調，也不禁替二哥說話，「我二哥心地不壞，只是想得比較多，因他過

去接觸的環境，人際關係較複雜，對人難免多些防心，不太容易信任或接納。」 

「我不會跟他計較。」他淡然表示。 

原本他仍因晚餐時她二哥的話心生芥蒂，對於留在這裡有些不確定，現在聽她再

次特地澄清，那溫柔的安慰話語，令他抹去心口那抹不舒坦，決定自在地留下。 

「那就好。」她這才安心。 

先前雖安撫過盛怒的他，但她見他一用完餐就離開，怕他心裡仍有疙瘩，還是再

解釋了一次。 

「那你沐浴完就早點休息，晚安。」她揮揮手，笑盈盈的向他道晚安。 

坐在床沿的他，抬頭望著她單純的笑顏，內心微怔。 

她一雙黑亮眼睛宛如夜空的星子，在他因失憶而陷入幽暗的世界裡照出一盞亮

光。 

「晚安。」他淡應一聲，孤寂的心湖泛起一抹暖意。 

 


